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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藝
蝶影
小 蝶

看
舞
台
劇
是
我
的
一
份
義
務
工
作
，
所
以

我
經
常
到
劇
院
看
劇
。
很
多
時
候
，
坐
在
我

旁
邊
的
都
是
劇
場
人
，
有
些
早
已
認
識
，
有

些
則
因
為
經
常
碰
頭
而
互
相
點
頭
示
好
。
大

家
坐
在
一
起
等
開
場
時
，
即
使
不
太
熟
稔
，

也
會
聊
上
一
兩
句
，
談
的
多
是
關
於
劇
壇
近
況
。

有
趣
的
是
，
在
無
數
次
完
場
後
，
這
些
人
士
都

會
立
即
離
開
。
慢
着
，
看
劇
完
畢
當
然
離
開
，
有

何
奇
怪
？
奇
怪
在
於
，
即
使
在
開
場
時
如
朋
友
般

聊
得
如
何
起
勁
，
卻
沒
有
人
會
與
我
說
一
聲
再
見

才
離
開
。
我
就
好
像
湊
巧
坐
在
他
們
旁
邊
的
一
名

普
通
陌
生
觀
眾
一
樣
，
令
我
懷
疑
自
己
究
竟
剛
才

是
否
真
的
曾
與
他
們
談
過
話
。
有
一
次
，
坐
在
我

左
右
兩
邊
的
是
朋
友
，
他
們
在
我
仍
未
入
場
時
已

經
交
談
甚
歡
。
兩
人
亦
是
我
相
識
的
，
我
坐
下
後

亦
分
別
與
兩
人
交
談
。
到
了
散
場
時
，
兩
人
不
單

沒
有
跟
對
方
說
再
見
，
也
沒
有
跟
我
道
別
，
便
一

左
一
右
地
分
別
往
不
同
的
出
口
離
開
。
留
下
我
坐
在
觀
眾
席

百
思
不
得
其
解
，
感
覺
十
分
詭
異
。

我
有
時
會
跟
自
己
說
：
可
能
是
那
齣
舞
台
劇
叫
他
們
受
夠

了
，
所
以
他
們
在
散
場
時
便
迫
不
及
待
地
往
外
跑
，
呼
吸
新

鮮
空
氣
哩
！

又
一
次
，
我
故
意
在
完
場
時
向
鄰
座
認
識
的
人
主
動
說
再

見
，
我
看
到
他
眼
中
流
露
出
訝
異
的
神
色
，
很
不
自
然
地
回

應
了
我
。
我
到
那
時
候
才
發
覺
，
原
來
離
座
前
不
跟
身
旁
人

說
再
見
是
劇
場
常
規
，
我
主
動
說
再
見
是
例
外
。
這
可
跟
我

自
小
學
習
的
禮
貌
大
有
分
別
。

台
下
的
人
在
看
劇
後
匆
匆
而
去
，
不
留
一
言
；
台
上
的
人

卻
往
往
愛
在
謝
幕
時
絮
絮
不
休
，
滔
滔
不
絕
。
有
人
恨
不
得

將
自
己
的
整
個
創
作
由
零
開
始
一
一
告
訴
觀
眾
，
有
的
將
台

前
幕
後
的
所
有
工
作
人
員
和
贊
助
商
的
名
字
像
宣
佈
奧
斯
卡

得
獎
者
般
雷
霆
萬
鈞
地
唸
出
，
有
人
愛
抓
緊
此
機
會
告
訴
觀

眾
自
己
才
是
居
功
至
偉
的
真
正
舵
手
，
有
人
掛
念
着
自
己
劇

團
即
將
上
演
的
製
作
的
票
房
，
賣
湯
藥
般
向
觀
眾
推
銷
一
個

未
必
是
他
們
有
興
趣
觀
看
的
劇
，
亦
有
劇
團
會
乘
機
宣
傳
自

家
的
產
品
…
…
總
之
，
每
次
謝
幕
時
，
台
上
眾
人
會
如
何
結

束
整
個
演
出
，
有
時
會
令
我
比
希
望
知
道
一
眾
藝
術
人
員
如

何
演
繹
劇
本
還
更
好
奇
。

我
也
曾
見
過
有
些
製
作
，
在
謝
幕
時
是
不
發
一
言
的
。
當

看
得
太
多
謝
幕
時
要
耽
誤
觀
眾
十
分
鐘
的
做
法
時
，
我
也
很

欣
賞
這
種
選
擇
。
劇
團
這
樣
選
擇
其
實
也
有
他
們
個
別
的
考

慮
，
有
的
是
因
為
形
象
問
題
，
有
的
是
製
作
一
個
大
悲
劇
或

情
緒
令
人
緊
繃
的
劇
，
在
謝
幕
時
若
演
員
們
嘻
嘻
哈
哈
地
走

出
來
，
便
會
立
即
打
破
全
劇
的
氣
氛
。
我
甚
至
親
耳
聽
過
一

位
導
演
指
明
不
准
演
員
在
謝
幕
時
跟
觀
眾
講
話
，
甚
至
不
准

導
演
亮
相
，
其
理
由
是
外
國
沒
有
這
一
套
。

沒有一聲再見

微
信
上
，
行
內
的
朋
友
傳
來
一
條
尋
人
的
信
息
。

一
個
女
孩
不
見
了
，
還
配
有
一
張
照
片
，
白
白
可
愛

的
臉
，
大
眼
睛
，
看
上
去
很
清
純
。
說
好
去
參
加
一

個
婚
禮
，
但
一
直
沒
見
到
她
，
兩
個
手
機
都
關
機
，

已
經
三
十
三
個
小
時
。
我
並
沒
在
意
，
現
在
的
年
輕

人
玩
失
蹤
，
不
高
興
就
躲
出
去
幾
天
，
常
事
。
這
件
事
在

傳
媒
大
學
校
園
內
卻
成
了
大
事
，
因
為
與
女
孩
同
時
失
蹤

的
還
有
一
個
男
生
，
聽
說
這
兩
人
一
齊
失
蹤
，
已
經
覺
得

凶
多
吉
少
。

女
孩
是
中
國
傳
媒
大
學
表
演
系
的
讀
碩
學
生
，
人
很
熱

情
，
愛
笑
愛
幫
人
，
是
班
上
的
學
習
委
員
，
口
碑
人
緣
很

好
。
男
孩
學
的
是
音
響
導
演
，
一
手
鋼
琴
彈
得
極
好
，
已

經
畢
業
，
但
無
工
作
無
家
無
處
可
去
，
還
是
常
在
學
校

裡
，
愛
說
話
，
見
誰
跟
誰
聊
，
但
話
都
說
不
到
點
上
，
有

點
神
經
兮
兮
少
有
人
搭
理
他
，
變
得
常
常
自
言
自
語
。
他

小
學
讀
的
是
外
省
一
間
知
名
大
學
的
附
屬
小
學
，
同
學
的

父
母
多
是
這
間
大
學
的
教
師
，
他
很
聰
明
，
還
很
幽
默
，

常
會
把
大
家
逗
得
哈
哈
大
笑
，
領
悟
力
強
，
學
習
不
費
太

多
時
間
也
能
學
得
很
好
。
有
些
小
暴
力
傾
向
，
像
砸
玻

璃
，
撕
扯
他
人
物
件
等
，
偶
爾
也
看
見
他
被
父
親
打
得
哀
嚎
，
有
時

被
責
罰
在
家
門
外
站
通
宵
。

女
孩
的
身
世
卻
有
些
淒
涼
，
她
還
很
小
，
父
親
因
感
情
問
題
與
生
母

離
婚
，
後
來
父
親
再
婚
，
女
孩
生
性
純
良
，
竟
與
繼
母
相
處
得
不
錯
，

不
料
父
親
再
婚
後
又
因
出
軌
再
度
離
婚
，
父
親
走
了
，
她
就
和
繼
母
一

齊
生
活
長
大
。
這
樣
不
幸
的
家
庭
、
童
年
，
竟
出
落
得
一
表
人
才
溫
存

善
良
，
實
屬
不
易
。

男
生
愛
拍
微
電
影
，
但
常
找
不
到
同
學
為
他
做
演
員
，
尤
其
女
孩

子
，
都
覺
得
他
有
點
怪
，
躲
着
他
。
他
想
到
了
人
緣
好
的
女
孩
，
或
許

是
蓄
謀
已
久
，
果
然
，
這
個
愛
笑
愛
幫
人
，
全
校
對
他
最
好
的
女
孩

子
，
答
應
了
。
因
為
還
約
好
同
學
們
當
日
去
參
加
婚
禮
，
同
去
的
人
問

她
，
會
不
會
拍
到
很
晚
，
她
說
不
會
，
一
會
兒
就
完
。
女
孩
如
約
來
到

男
孩
租
住
的
小
屋
，
再
沒
能
走
出
去
。

中
國
傳
媒
大
學
是
原
來
的
北
京
廣
播
學
院
，
因
為
出
了
些
有
名
的
主

播
主
導
全
國
各
大
電
視
台
，
名
聲
很
大
，
一
度
成
為
非
常
搶
手
的
院

校
，
考
分
很
高
。
我
的
一
個
學
習
成
績
極
好
的
表
妹
，
用
可
以
上
清

華
、
北
大
的
成
績
進
入
這
間
學
院
。
涉
案
的
兩
個
男
女
學
生
，
應
該
都

是
學
習
好
、
夠
聰
明
的
青
年
翹
楚
。

以
我
們
寫
作
人
的
角
度
，
涉
及
這
樣
的
題
材
，
一
定
會
把
兩
者
的
出

身
經
歷
調
換
，
犯
案
的
從
小
家
庭
破
裂
，
沒
有
父
母
憐
愛
，
以
致
性
情

暴
虐
，
致
走
極
端
；
而
另
一
個
，
卻
是
家
中
百
般
疼
愛
的
嬌
生
女
，
無

憂
無
愁
，
不
懂
人
世
險
惡
…
…
真
實
恰
恰
相
反
。

此
事
就
發
生
在
身
邊
，
知
道
全
過
程
，
更
覺
難
以
接
受
。
不
管
心
中

多
刺
痛
，
多
恨
那
個
殺
人
者
竟
然
殺
了
對
他
最
好
的
人
，
畢
竟
兩
個
花

樣
年
華
的
孩
子
，
都
沒
有
機
會
長
大
。

一樁殺人案

空
中
巴
士
最
近
又
在
航
空
業
的
競
爭
上
，
突
襲
波
音
公

司
。
空
中
巴
士
已
經
發
明
了
超
過
音
速
五
倍
的
飛
機
，
從

倫
敦
到
紐
約
只
需
一
小
時
，
大
約
可
以
乘
搭
二
十
名
乘

客
。
空
中
巴
士
已
經
向
美
國
專
利
和
商
標
辦
公
室
申
請
專

利
，
並
且
獲
得
了
批
准
。
新
飛
機
的
速
度
為
四
點
五
倍
音

速
，
即
五
千
五
百
公
里
/
小
時
，
新
型
飛
機
搭
載
了
三
種
不
同

型
號
的
發
動
機
，
由
不
同
形
式
的
氫
氣
提
供
動
力
，
輪
流
運

作
，
攜
手
將
飛
機
推
到
五
千
五
百
公
里
的
時
速
。
首
先
，
兩
個

渦
輪
噴
氣
發
動
機
讓
飛
機
能
垂
直
起
飛
並
向
上
爬
升
，
直
到
速
度

達
到
音
速
；
隨
後
，
火
箭
發
動
機
讓
飛
機
達
到
三
萬
米
高
空
；
最

後
，
兩
翼
的
衝
壓
發
動
機
將
讓
飛
機
達
到
四
點
五
倍
音
速
。

空
中
巴
士
表
示
，
這
款
飛
機
不
僅
符
合
空
氣
動
力
學
，
還
能

夠
控
制
音
爆
。

未
來
的
藍
天
將
屬
於
超
音
速
飛
機
。
目
前
，
波
音
公
司
和
空
中

巴
士
都
在
競
相
設
計
超
音
速
飛
機
。
今
年
七
月
，
美
國
空
軍
首
席

科
學
家
米
卡
恩
茲
利
接
受
軍
事
網
︵M

ilitary.com

︶
採
訪
時

說
，
美
國
空
軍
、
國
防
部
高
級
研
究
計
劃
局
和
五
角
大
樓
計
劃
在

二
零
二
三
年
之
前
研
製
出
一
款
新
型
的
高
超
音
速
飛
機
，
能
在
數

分
鐘
之
內
飛
遍
全
美
。
新
飛
機
未
來
有
可
能
被
用
來
運
送
感
測

器
、
裝
備
或
武
器
。
高
超
音
速
飛
行
是
指
飛
行
速
度
超
過
五
倍
音

速
︵
約
為
六
千
公
里
/
小
時
︶
的
飛
行
，
可
在
半
小
時
內
跨
越
美

國
本
土
。
起
飛
時
，
設
置
在
機
身
的
渦
輪
噴
射
發
動
機

︵T
urbojet

︶
，
以
及
後
方
的
火
箭
引
擎
︵rocketm

otor

︶
，
可

使
飛
機
垂
直
爬
升
，
快
達
到
音
速
前
，
渦
輪
噴
射
發
動
機
會
關
閉

並
收
回
至
機
腹
，
這
時
只
剩
下
火
箭
引
擎
支
援
它
爬
升
到
超
過
三

萬
零
五
百
公
尺
高
度
，
待
爬
升
至
巡
航
高
度
時
，
火
箭
引
擎
也
會

關
閉
並
收
回
至
機
身
，
此
時
就
交
由
翼
式
衝
壓
發
動
機
︵w

ing-m
ounted

ram
jets

︶
接
管
，
並
以
四
點
五
馬
赫
的
最
高
速
度
維
持
最
終
推
動
。

空
中
巴
士
公
司
認
為
，
超
音
速
噴
射
飛
機
除
了
可
作
為
私
人
客
機
外
，

也
可
於
軍
事
領
域
用
來
快
速
運
輸
士
兵
，
或
是
作
為
類
似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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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鳥
式

偵
察
機
使
用
。

翼
式
衝
壓
發
動
機
是
一
個
全
新
的
航
空
引
擎
產
品
，
或
許
可
以
幫
助
改

良
現
在
空
中
巴
士
客
機
，
飛
行
得
更
快
，
並
且
更
加
節
省
燃
料
。
巡
航
馬

赫
數
大
於
四
時
，
使
用
渦
噴
/
衝
壓
噴
氣
/
超
燃
衝
壓
噴
氣
混
合
發
動
機

是
一
個
較
好
的
方
案
。
飛
機
接
受
高
強
度
激
波
的
挑
戰
，
風
洞
試
驗
初
步

表
明
，
馬
赫
數
為
五
至
六
時
，
巡
航
升
阻
比
在
五
點
五
至
六
之
間
。
採
用

乘
波
優
化
方
案
可
進
一
步
提
高
升
阻
比
。
飛
機
需
要
解
決
表
面
溫
度
問

題
，
高
超
音
速
飛
行
會
遇
到
惡
劣
的
熱
環
境
。
作
為
一
級
入
軌
的
太
空
梭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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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表
面
溫
度
達
到
八
百
四
十
至
一
千
八
百
四
十
，
除
需
發
展
能
長
時

間
耐
高
溫
的
輕
合
金
材
料
、
非
金
屬
複
合
材
料
外
，
突
出
的
難
點
是
結
構

和
熱
管
，
須
考
慮
材
料
的
熱
膨
脹
系
數
問
題
，
以
免
翹
曲
或
裂
縫
。
馬
赫

數
大
於
五
時
，
發
動
機
構
件
需
進
行
有
效
的
冷
卻
。

空中巴士再突襲波音公司
古今
談
范 舉

期
待
已
久
，
香
港
終
於
有
一
位
高
官
站
出
來
，
為
清
潔
地
方
發
聲
。
謝

謝
你
，
林
鄭
月
娥
。

本
來
呢
，
一
地
之
乾
淨
利
索
原
應
是
巿
民
責
任
。
一
個
文
明
進
步
地
方

從
來
不
用
搞
什
麼
清
潔
運
動
，
每
個
人
自
小
被
家
教
、
校
教
、
社
會
熏

陶
，
早
識
檢
點
。
除
非
民
教
未
啟
，
不
然
哪
用
大
張
旗
鼓
指
點
江
山
掃

街
？聽

說
前
天
星
期
三
，
林
鄭
派
大
員
到
咱
家
鄉
元
朗
執
行
掃
街
。
筆
者
今
天
奉
上

的
照
片
，
正
好
是
那
天
黃
昏
在
元
朗
繁
忙
巿
中
心
大
棠
路
交
叉
大
馬
路
所
拍
。
筆

者
童
年
，
這
位
置
曾
經
為
貨
品
精
緻
辦
館﹁
美
亞﹂
多
年
所
在
。
聽
說
美
亞
結

業
，
這
中
心
旺
點
始
終
不
見
固
定
租
客
，
漸
成
短
期
散
貨
場
，
可
惜
貨
物
亂
放
，

銷
售
擺
放
到
行
人
爆
棚
的
行
人
道
上
。
元
朗
不
缺
食
環
署
人
員
，
不
缺
區
議
會
，

更
不
缺
鄉
事
委
員
會
，
鄉
議
局
影
響
力
亦
強
，
何
故
搞
得
如
此
烏
煙
瘴
氣
？

更
在
林
鄭
旗
下
大
員
掃
街
同
時
發
生
？
未
免
太
不
給
面
子
啦
！

新
加
坡
是
個
好
例
子
。

獨
立
，
立
國
初
年
面
對
英
國
管
治
後
印
度
人
、
馬
來
人
及
華
人
構
成
的
國
民

素
質
並
不
特
別
高
尚
，
只
好
推
行
嚴
厲
政
策
，
嚴
懲
亂
拋
垃
圾
、
將
自
家
及
社

區
弄
得
烏
煙
瘴
氣
者
。
新
加
坡
政
府
為
世
人
稱
善
，
首
推
城
市
設
計
及
有
效
管

理
，
公
屋
︵
組
屋
︶
與
人
口
比
例
數
量
全
球
稱
冠
，
如
若
別
國
，
肯
定
變
作
污

糟
邋
遢
貧
民
窟
，
可
人
家
新
加
坡
勵
精
圖
治
，
公
屋
區
域
綠
化
與
清
潔
都
做
得

叫
人
佩
服
有
加
。
何
解
？

立
國
初
期
民
智
未
開
，
政
府
捉
拿﹁
垃
圾
蟲﹂
絕
不
手
軟
。
及
後
，
與
國
民
取
得
共

識
，
明
白
躋
身
國
際
高
名
望
地
區
，
萬
眾
一
心
搞
好
清
潔
衛
生
，
是
為
面
子
工
程
，
一
張

乾
淨
利
索
名
片
有
時
比
單
一
經
濟
進
取
更
有
效
，
而
同
時
，
新
加
坡
的
財
經
業
務
也
列
國

際
首
席
。

香
港
曾
經
多
年
與
新
加
坡﹁
叮
噹
馬
頭﹂
，
爭
奪
國
際
排
名
雙
雙
勝
出
。
近
年
我
們
節
節
敗

退
，
請
先
不
要
畏
懼
失
敗
緣
由
，
能
具
勇
氣
直
望
自
己
處
身
狀
況
，
可
能
傷
感
，
但
非
絕
望
，

才
可
以
制
訂
規
矩
從
頭
收
復
舊
時
名
聲
。

林
鄭
月
娥
好
樣

的
，
對
她
投
信
任

票
，
能
夠
踏
出
這

看
似
瑣
碎
清
潔
我

城
的
一
步
，
表
示

她
已
感
覺
、
甚
至

看
到
香
港
城
貌
跌

W
att

已
達
刻
不
容

緩
地
步
。
希
望
港

人
同
心
同
德
，
將

過
去
漂
亮
乾
淨
山

海
之
城
名
望
重
新

歸
位
。 謝謝林鄭月娥 此山

中
鄧達智

第
一
次
聽
到
內
蒙
古
的
杭
蓋
樂

隊
唱
歌
，
是
在
︽
中
國
好
歌
曲
︾
的

節
目
上
，
那
令
人
靈
魂
震
撼
的
歌

聲
，
一
聽
就
愛
上
了
。
後
來
才
知

道
，
杭
蓋
樂
隊
其
實
在
世
界
各
地
早

已
知
名
，
常
常
在
各
處
音
樂
會
上
出

現
。
他
們
之
所
以
參
加
︽
中
國
好
歌

曲
︾
的
節
目
，
是
想
把
創
作
的
樂
曲
，

能
透
過
節
目
，
把
蒙
古
人
的
豪
邁
胸
懷

傳
揚
出
去
。

我
聽
到
杭
蓋
樂
隊
唱
的
第
一
首
歌
，

名
字
就
叫
︽
杭
蓋
︾
。
什
麼
叫
杭
蓋
？

這
是
蒙
古
語
。
但
歌
詞
中
就
包
含
着
其

中
的
深
義
：﹁
哎
，
沉
靜
的
杭
蓋
，
飄

落
在
遙
遠
的
天
邊
。
悄
無
聲
息
的
寂

靜
，
瀰
漫
着
乳
春
的
芬
芳
。﹂
然
後
是

用
蒙
古
語
唱
出
的
詞
，
大
意
是
：﹁
杭

蓋
無
邊
的
大
草
原
啊
，
賦
予
我
生
命
自

由
的
胸
懷
。
長
生
天
庇
護
的
家
園
，
祖
先
賜
予
古

老
的
精
靈
，
呼
喚
我
們
生
存
的
靈
慧
，
蒼
天
恩
賜

的
搖
籃
。﹂
這
是
第
一
段
，
第
二
段
的
開
頭
是
：

﹁
啊
，
藍
色
的
杭
蓋
，
飄
落
在
遙
遠
的
天
邊
。
駿

馬
奔
放
的
綠
色
，
生
機
勃
勃
的
杭
蓋
。﹂
然
後
重

複
蒙
古
語
那
段
歌
詞
。
結
尾
的
音
樂
和
人
嘴
發
出

的
嘯
聲
，
彷
彿
聽
到
草
原
的
狼
嗥
和
馬
匹
的
狂

馳
，
把
聽
者
帶
進
綠
色
草
原
的
深
邃
裡
。

第
二
首
聽
到
的
是
︽
輪
迴
︾
，
更
讓
人
激
動
不

已
，
歌
詞
是
：﹁
飛
鳥
、
鮮
花
、
萬
物
眾
生
都
一

樣
，
共
生
、
共
享
，
時
間
空
氣
與
陽
光
。
年
輪
在
流

轉
，
薪
火
代
代
相
傳
。
今
天
雖
短
暫
，
過
去
的
就
是

永
遠
。
春
夏
秋
冬
四
季
輪
迴
，
生
老
病
死
命
運
輪

迴
，
年
月
更
替
興
衰
輪
迴
，
宇
宙
永
恆
，
青
春
卻
一

去
不
回
。
去
年
的
太
陽
今
年
仍
掛
在
天
上
，
前
輩
的

歌
謠
後
人
依
然
高
唱
，
有
限
的
生
命
傳
遞
着
無
限
榮

光
。
變
幻
的
世
界
總
有
些
不
變
的
信
仰
。﹂
然
後
重

複
唱
着
春
夏
秋
冬
生
老
病
死
的
輪
迴
歌
詞
。

之
所
以
想
起
杭
蓋
的
歌
，
是
因
為
最
近
在
︽
蒙

面
歌
王
︾
裡
，
聽
到
一
位
蒙
面
女
歌
手
唱
︽
輪

迴
︾
，
依
然
給
我
雄
赳
赳
氣
昂
昂
的
感
受
，
令
我

在
感
覺
宏
偉
的
歌
聲
裡
，
慨
歎
青
春
一
去
不
回
。

聽杭蓋

雙城
記

何冀平

隨想
國

興 國

前幾天，讀到旅美學者萬維鋼的《精緻的利己
主義者和常青藤的綿羊》，覺得挺有意思。
此文橫跨重洋，對比了中國和美國的大學對學
生的選拔程序及標準。相較於中國應試教育對學
生的苛酷要求，美國名校如哈佛、耶魯，雖然不
太看重學生的學習成績，但其對學生的評價體
系，卻包括了熱心參加社交組織活動，假期要做
志願者或到大公司實習，喜愛體育運動並有相當
水準，常跟老師和同學交流讀書心得等，為了達
標，為了進入名校，美國學生也是忙得團團轉。
作者指出，無論是中國的學生，還是美國的孩
子，都是特定教育制度的產物，他們從小就是取
悅老師和家長的高手，別人對他們有什麼期待，
他們就做什麼。制度設計確保這些學生都是習慣
性的成功者，他們不敢冒險，互相模仿，一群一
群全往同樣的方向走，這不就是綿羊嗎？
所謂精英大學，所謂常青藤，其本質是美國上
層社會子弟在此學習和掌握統治手段與技巧。為
了確保精英子弟的錄取比例，耶魯備有專門渠
道，凡巨額捐款者的孩子，一定會被錄取。這些
名校找到了一種很好的經營模式，要素是排名、
科研、錄取和校友捐款。
無論作為一種生產方式，還是社會制度，資本
主義已經在全球範圍內佔據主導地位。按照韋伯
的理論，資本主義，是以科層官僚制為代表的一
整套控制體系，其標誌是社會受到「合理性」管
理。擴大了的商品化和物化，滲透社會每一層

面，所有的人與物，都被商品交換原則組織起
來，都以貨幣手段比較和計算，物化不僅表現於
人們的行為，更俘獲了人心。每個人最在乎的就
是金錢收益，最關心的就是自己怎樣才能成功，
對資本和權力的統治，大家順從而沉默，到處可
見匆匆忙忙、悶悶不樂的人，他們小心翼翼服
從，辛辛苦苦工作，身心處於緊張焦慮之中。
在中國，在內地，資本力量對大眾的規約和操
控，更有其獨特性。西方發達國家的資本勢力，
由於早已完成了原始積累，由於知曉財富創造和
生產的複雜性，又因為宗教傳統和文化背景的影
響，所以善於克制，懂得尊重人性，管理較柔
和，彈性較大；而中國尚未完成原始積累的資
本，貪婪而粗鄙。在不少地方，資本用重金收買
了權力，有權力做後援，資本有恃無恐，對員工
的管控嚴格而專橫。許多大公司的工作人員，外
表西裝革履，頭髮梳得一絲不苟，但內心慌張不
安，在嚴苛的考核標準下，他們經常加班，精神
壓力沉重，常常忙到很晚才下班，回到家裡便癱
在沙發上不想動彈。即使這樣，有時老闆的電話
還打過來，又得接受新的指令，睡不了幾小時，
天一亮就得往公司趕，因為必須按點打卡。不管
路途多遠、多麼擁堵，哪怕遲到幾分鐘，也會被
罰款。
環顧周遭，我們會發現，手法多樣的現代主義
管理方式，自我們稍微懂事起，就以教育、理
性、科學、安全、規則為理由約束我們，漸漸

地，這些東西組成了一道道堅固的屏障和無形的
網，將人們困陷其中。許多情況下，人是不由自
主地服從這些規約和制度，因為它們以善意、文
明、進步或「強大趨勢」的面目出現，我們除了
就範、順從，別無選擇。對此，德國著名思想家
漢娜阿倫特早有論述：大眾社會的同一性質，它
那僅僅允許有一種利益、一種觀點的順從主義，
是植根於人類生活的片面性之中的，大眾社會不
過說明了這樣的事實，社會可以毫無例外地囊括
和控制一個特定共同體的所有家庭與所有成員。
萬能的資本，無邊的權力，打造出我們面對的
「合理性」當下。它是如此合理，因為它代表一
種新的業態，新的經濟運行方式，為人們提供就
業及前景，符合時代和技術進步的要求，你必須
低首斂眉、心悅誠服，與眾人一起追從現實、服
從管理。這裡不需要獨立思考，不需要理性精
神，更不需要個性，只需要聽令和執行。多數人
也確實是這樣做的，雖然剛開始有點不舒服，天
長日久也就習慣了。習慣了以後，如果看到旁邊
有人總不適應、不習慣，就會覺得這個人「另
類」，如果此人經年累月還這樣，眾人就會討厭
這個人，疏遠這個人。而這個人，無非是個性較
強，多讀了一些書，自我期許較高，看不慣單位
一些人和事，與環境中唯利是圖的氛圍不合拍，
這就足以使他孤立起來了。單位裡的小道消息，
沒人告訴他，有什麼人事變動，他肯定最後一個
知道，逢到民主票選和年底考核，他往往得票最
少。雖然他工作能力很強，知識還比別人豐富，
但在價值顛倒、評價體系紊亂的而今，沒人會在
乎這些。他就像走入了魔陣，四面受敵，到處飛
來冷箭和嘲弄。有時在一件事上，是非很清楚，
明明是他對，可是他愈對，他的處境愈尷尬，得

罪的人就愈多，恰如網上所說，「經常犯錯的人
沒事，經常對的人反而倒霉透頂」。
荒唐還遠不僅此。在公司和單位恭敬從命的員
工，有許多人回到家裡，就變了一副面孔，似乎所
有的熱情和禮數都已用盡，對家人、親戚冷漠如
霜。當然，家是避風港，在家裡，人可以卸下假面
具，放鬆下來，不用刻意裝扮白天的模樣。但一些
人沒想到的是，家有時也並不那麼安全的，家庭同
樣處於時代風潮之中，有些家人也在工作，也要上
班，同樣承受着資本和權力的重壓。在金錢重於一
切、物化日益加劇的而今，愛情、親情早不如過去
穩固了，夫妻雙方只要有一方在職務、薪資上有或
降或升的重大變化，都會成為家庭走向解體的誘
因。近年來，統計數據表明，北京、上海、廣州的
離婚率一直呈上升態勢。
顯而易見，這樣一個「極端現代主義」社會，
已經對人和人性造成了巨大傷害。人們被迫服從
資本的壓制和管理，千人一面，志趣相仿，個性
與才華受到局限、抑制，不知幾人還能想到，這
其實意味着一種人類學危機，意味着被稱為「萬
物之靈」的人，許久以來受到外力的束縛和修剪
只能「規範化生產」了！
不論是阿倫特，還是法蘭克福學派，或者《國家

的視角》一書作者詹姆斯．斯科特，都對「極端現
代主義」提出了指責，都呼籲對「合理性」制度對
人和人性的戕害保持警覺，然而，由資本駕馭的現
代化車輪仍滾滾向前。被裹挾其中的我們，何時才
能停下忙亂的腳步捫心自問，這是我們想要的生活
嗎？銀行帳戶上的數字，以及房子車子，能給予人
生以真實意義嗎？真、善、美，在哪裡才能找到？
哪裡才是人類心靈的故鄉？我們又該怎樣做，才能
返回已經丟失了太久的伊甸園？

被局限的人生
百
家
廊

吳
小
彬

看
過
一
齣
荷
里
活
電
影
，
英
語

譯
意
是﹁
意
外
的
旅
客﹂
︵A

cci-
dentalT

ourist

︶
。
旅
遊
對
本
地

人
來
說
，
都
是
來
了
一
群﹁
不
速
之

客﹂
，
本
地
人
對
之
又
愛
又
恨
：
愛

的
是
她
們
帶
來
的
零
售
、
酒
店
、
飲
食
及

其
他
消
費
，
恨
的
是
她
們
陌
生
的
行
為
帶

來
的
打
擾
，
破
壞
秩
序
與
規
矩
，
光
是
聲

音
，
足
以
令
人
髮
指
。

因
此
，
旅
客
要
做
功
課
，
謹
守
行
為
和

言
行
舉
止
，
在
他
人
眼
中
發
出
怪
責
者
，

可
以
連
累
國
家
及
民
族
。
要
他
人
尊
重
自

己
的
國
旗
，
請
先
尊
重
自
己
及
他
人
。

我
們
一
行
四
人
，
到
愛
丁
堡
一
家
高
級

百
貨
公
司
頂
樓
吃
下
午
茶
，
因
為
據
聞
頂

樓
的
市
景
一
流
，
吃
後
剛
好
出
席
音
樂
會
。
雨
下
得

大
，
到
酒
店
打
頓
好
隨
即
趕
去
預
訂
的
茶
席
，
遲
到

十
五
分
鐘
。
茶
室
只
有
幾
桌
人
，
我
們
也
沒
有
要
求

位
置
，
但
因
為
遲
了
，
服
務
員
讓
我
們
稍
等
，
經
理

有
話
說
。
經
理
來
了
，
重
複
說
我
們
遲
到
了
十
五
分

鐘
，
要
重
新
執
拾
桌
椅
。
我
們
道
歉
，
感
謝
安
排
。

在
只
有
寥
寥
幾
位
茶
客
的
茶
室
裡
，
我
們
安
靜

地
用
茶
點
。
朋
友
卻
察
覺
到
負
責
我
桌
的
服
務
員

眼
神
帶
點
不
屑
，
且
面
色
怪
異
。
他
細
聲
說
話
，

邊
打
量
我
們
的
服
飾
。﹁
我
們
全
都
四
正
打
扮
，

她
怎
麼
好
像
看
不
順
眼
？﹂
坐
下
了
約
四
十
五
分

鐘
，
服
務
員
說
食
物
要
不
要
打
包
，
我
們
說
一
會

兒
吧
。
她
瞪
着
眼
說
：﹁
您
們
沒
有
時
間
了
，
我

們
有
另
一
群
貴
客
，
現
在
是
時
間
要
離
開
這
個
茶

室
。
如
有
需
要
，
可
以
到
另
一
個
地
方
再
坐
，
我

把
收
拾
好
的
食
物
送
上
。﹂

她
悻
然
離
開
給
我
們
結
賬
之
際
，
我
們
真
的

感
到
驚
訝
。
為
什
麼
千
里
迢
迢
要
選
這
個
地
方

茶
敘
？
為
什
麼
一
個
月
前
的
訂
座
不
被
欣
賞
？

遲
到
十
五
分
鐘
，
如
果
時
間
有
限
，
為
什
麼
不

安
排
一
個
可
以
有
充
分
時
間
完
成
下
午
茶
的
房

間
，
又
為
什
麼
不
預
早
告
知
？
我
顯
然
會
多

想
，
思
考
曾
經
在
這
兒
出
現
過
的
，
損
我
們
國

旗
的
一
些
旅
客
，
是
否
經
常
帶
給
服
務
員
不
良

的
服
務
經
驗
，
如
果
有
，
那
些
經
驗
一
定
是
驚

人
的
，
以
致
她
的
態
度
如
此﹁
堅
決﹂
。
但
願

不
是
如
此
。

不速之客 翠袖
乾坤
文潔華

■責任編輯：張岳悅 2015年8月21日（星期五）

■元朗巿中心大棠路交叉大馬路，長期
垃圾滿佈，商品嚴重擺放在行人路之無
規管現象。 作者提供


